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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雨（四幕剧）



序  幕

景——一间宽大的待客厅。冬天，下午三点钟，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

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通外面；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门前垂着旧得有

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右边——左

右以台上演员为准——有一扇门，通着现在的病房。门面的漆已蚀了去。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

光，配起那高而宽，有黄花纹的灰门框，和门上凹凸不平古式的西洋木饰，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

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深紫的绒幔，半拉开，破成

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左边也开一个门，两扇的，通着外间饭厅，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或者从饭厅

走出外面，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颜色更深老；偶尔有人穿过，它很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会发

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象一个经过多少事故，很沉默，很温和的老人。这前面，没有帷幔，门上衰落，

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靠中间门的右面，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

的，划着半圆，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每棱角一扇长窗，很玲珑的；下面只是

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可以放着东西，可以坐；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拉

拢了，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看不见窗户同阳光，屋子里阴沉沉的，有些气闷。开幕时，这帷幕是关

上的。

墙的颜色是深褐，年久失修，暗得腿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

景像。——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壁炉上面没

有一件陈设，空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炉

前的一张旧圈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壁炉旁边搁

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右边门左侧，挂一张画轴；再左，近后方，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倚在

那里，斜放着一个紫檀，半人高的旧式小衣柜，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两只

白饭碗，都搁在旧黄铜盘上。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在上面，和柜平行的，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

几，以前大概为着摆设瓷器、古董⋯⋯精巧的小东西，现在垒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白床单等物，刚

洗好，还没有放进衣柜的。在正面，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壁龛之左，（中门的右面），是一只

长方的红木菜桌。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墙上是张大而旧的古油画，中门左面立一只有玻璃的精巧的

紫檀柜。里面原为放古董，但现在是空空的，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离左墙角不远，与角成九十

度，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沙发后是只长桌，前面是一条短几，都没有放着东西。沙发左面立

一个黄色的站灯，左墙靠前略凹进，与左后墙成一直角。凹进处有一只茶几，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

茶几旁，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上面对放着，但是略斜地，两张大沙

发；中间是个圆桌，铺着白桌布。

［开幕时，外面远处有钟声。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最好是 Bach: High Massin Bminor

Benedictus quivenait Domini Nomini——①）屋内寂静无人。

〔移时，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姑奶奶甲（寺院尼姑）进来，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

的尼姑一样，头束着雪白的布巾，蓬起来象荷兰乡姑，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衣袍几乎拖在地面。

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腰间悬一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她安静地走进来，脸上很平和的。

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

姑奶奶甲  （和蔼地）请进来吧。
〔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
进门脱下帽子，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他的下颏有

                                                
① 巴赫：《B小调弥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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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进门
后，也取下来，放在眼镜盒内，手有些颤。他搓弄一下子，
衰弱地咳嗽两声。外面乐声止。

姑奶奶甲  （微笑）外面冷得很！
老    翁  （点头）嗯。——（关心地）她现在还好么？
姑奶奶甲  （同情地）好。
老    翁  （沉默一时，指着头）她这儿呢？
姑奶奶甲  （怜悯地）那——还是那样。（低低地叹一口气）
老    翁  （沉静地）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姑奶奶甲  （矜怜地）您
先坐一坐，暖和一下，再看她吧。
老    翁  （摇头）不。（走向右边病房）
姑奶奶甲  （走向前）您走错了，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您的太太在

楼上呢。
老    翁  （停住，失神地。）我——我知道，（指着右边病房）我现

在可以看看她么？
姑奶奶甲  （和气地）我不知道。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我

看您先到楼上看看，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
老    翁  （迷惘地）嗯，也好。
姑奶奶甲  您跟我上楼吧。

〔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
〔屋内静一时。外面有脚步声。姑乙领两个小孩进。姑乙
除了年轻些，比较活泼些，一切都与姑甲相同。进来的小
孩是姊弟，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脸色都红得象个苹果，
整个是胖圆圆的。姐姐有十五岁，梳两个小辫，在背后摆
着；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二人在
一起，姐姐是较沉着些。走进来的时节姐姐在前面。

姑奶奶乙  （和悦地）进来，弟弟。（弟弟进来望着姐姐，两个人只呵
手）外头冷，是吧。姐姐，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

姊    姊  （微笑）嗯。
弟    弟  （拉着姐姐的手，窃语）姐姐，妈呢？
姑奶奶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好吧？

[弟弟的眼望姐姐。
姊    姊  （很懂事地）弟弟，这儿我来过，就坐这儿吧，我跟你讲笑

话。（弟弟好奇地四面看）
姑奶奶乙  （有兴趣地望着他们）对了，叫姐姐跟你讲笑话，（指着火）

坐在火旁边讲，两个人一块儿。弟弟不，我要坐这个小凳
子！（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

姑奶奶乙  （和气地）也好，你们就坐这儿。可是（小声地）弟弟  ，
你得乖乖地坐着，不要闹！楼上有病人——（指右边病房）
这旁边也有病人。姊、弟（很乖地点头）嗯。

弟    弟  （忽然，向姑乙）妈，就回来吧？
姑奶奶乙  对了，就来。你们坐下，（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望着姑

乙）不要动！（望着他们）我先进去，就来。〔姊、弟点
头，姑乙进右边病房下。弟忽然站起来。



弟    弟  （向姊）她是谁？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
姊    姊  （很世故地）尼姑，在医院看护病人的。弟弟，你坐下。
弟    弟  （不理她）姐姐，你看，你看！（自傲地）你看妈给我买的

新手套。
姊    姊  （瞧不起地）看见了，你坐坐吧。（拉弟弟坐下，二人又很

规矩地并坐着）
〔姑甲由左边饭厅进。直向右角衣柜走去，没看见屋内的
人。

弟    弟  （又站起，低声，向姊）又一个，姐姐！
姊    姊  （低声）嘘！别说话。（又拉弟弟坐下）

〔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将长几上的白床单，白桌布等物
一叠叠放在衣柜里。
〔姑乙由右边病房进。见姑甲，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姑
乙助姑甲放置洗物。

姑奶奶乙  （向姑甲，简截地）完了？
姑奶奶甲  （不明白）谁？
姑奶奶乙  （明快地，指楼上）楼上的。
姑奶奶甲  （怜悯地）完了，她现在又睡着了。
姑奶奶乙  （好奇地询问）没有打人么？
姑奶奶甲  没有，就是大笑了一场，把玻璃又打破了。
姑奶奶乙  （呼出一口气）那还好。
姑奶奶甲  （向姑乙）她呢？
姑奶奶乙  你说楼下的？（指右面病房）她总是那样，哭的时候多，不

说话，我来了一年，没听见过她说一句话。
弟    弟  （低声，急促地）姐姐，你跟我讲笑话。
姊    姊  （低声）不，弟弟，听她们说话。
姑奶奶甲  （怜悯地）可怜，她在这儿九年了，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欣喜地）对了，刚才楼上的
周先生来了。

姑奶奶乙  （奇怪地）怎么？
姑奶奶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
姑奶奶乙  （惊讶地）哦，今天三十？——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

到这房子里来。
姑奶奶甲  怎么，她也出来？
姑奶奶乙  嗯，（多话地）每到腊月三十，楼下的就会出来，到这屋子

里；在这窗户前面站着。
姑奶奶甲  干什么？
姑奶奶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就

没有回来，可怜，她的丈夫也不在了——（低声地）听说
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
的。姑奶奶甲  （自己以为明白地）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
他太太来，总要问一问楼下的。——我想，过一会儿周先
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

姑奶奶乙  （虔诚地）圣母保佑他。（又放洗物）



弟    弟  （低声，请求）姐姐，你跟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
姊    姊  （听着有兴趣，忙摇头，压迫地，低声）弟弟！]
姑奶奶乙  （又想起一段）奇怪，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卖给医

院呢？
姑奶奶甲  （沉静地）不大清楚。——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

死过三个人。
姑奶奶乙  （惊讶）真的？
姑奶奶甲  嗯。
姑奶奶乙  （自然想到）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

不把她搬出去呢？
姑奶奶甲  说是呢，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她自己说什么

也不肯搬出去。
姑奶奶乙  哦。

〔弟弟忽然站起。
弟    弟  （抗议地，高声）姐姐，我不爱听这个。
姊    姊  （劝止他，低声）好弟弟。
弟    弟  （命令地，更高声）不，姐姐，我要你跟我讲笑话！

〔姑奶奶甲、姑奶奶乙回头望他们。
姑奶奶甲  （惊奇地）这是谁的孩子？我进来，没有看见他们。
姑奶奶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
姑奶奶甲  （小心地）别把他们放在这儿。——万一把他们吓着。
姑奶奶乙  没有地方；外头冷，医院都满了。
姑奶奶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万一楼上的跑下来，说不定吓

坏了他们！
姑奶奶乙  （顺从地）也好。（向姊、弟，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

姐姐，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我就找你们的妈来。
姊    姊  （有礼地）好，谢谢你！〔姑奶奶乙由中门出。
弟    弟  （怀着希望）姐姐，妈就来么？
姊    姊  （还在怪他）嗯。
弟    弟  （高兴地）妈来了！我们就回家。（拍掌）回家吃年饭。姊

姊弟弟，不要闹，坐下。（推弟弟坐）
姑奶奶甲  （关上柜门向姊弟）弟弟，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上楼去了。〔姑甲由左面饭厅下。
弟    弟  （忽然发生兴趣，立起）姐姐，她干什么去了？
姊    姊  （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
弟    弟  （急切地）谁是楼上的？
姊    姊  （低声）一个疯子。
弟    弟  （直觉地臆断）男的吧？
姊    姊  （肯定地）不，女的——一个有钱的太太。
弟    弟  （忽然）楼下的呢？
姊    姊  （也肯定地）也是一个疯子。——（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

你不要再问了。
弟    弟  （好奇地）姐姐，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
姊    姊  （心虚地）嗯——弟弟，我跟你讲笑话吧！有一年，一个国



王——
弟    弟  （已引上兴趣）不，你跟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这三

个人是谁？
姊    姊  （胆怯）我不知道。
弟    弟  （不信，伶俐地）嗯！——你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
姊    姊  （不得已地）你别在这屋子里问，这屋子闹鬼。〔楼上忽然

有乱摔东西的声音，铁链声，足步声，女人狂笑，怪叫声。
弟    弟  （略惧）你听！
姊    姊  （拉着弟弟手，紧紧地）弟弟！

〔声止。
弟    弟  （安定下来，很明白地）姐姐，这一定是楼上的！
姊    姊  （恐怕）我们走吧。
弟    弟  （倔强）不，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我不走。
姊    姊  你不要闹，回头妈知道打你！
弟    弟  （不在乎地）嗯！？

〔右边门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在
屋中停一停，眼睛象是瞎了。慢吞吞地踱到窗前，由帷幔
隙中望一望，又踱至台上，象是谛听什么似的。姊弟都紧
张地望着她。

弟    弟  （平常的声音）这是谁？
姊    姊  （低声）嘘！别说话。
弟    弟  （低声，秘密地）这大概是楼下的。
姊    姊  （声颤）我，我不知道。（老妇人躯干无力，渐向下倒）弟

弟，你看，她向下倒。
弟    弟  （胆大地）我们拉她一把。
姊    姊  不，你别去！

〔老妇人突然歪下去，侧面跪倒在舞台中。台渐暗，外面
远处合唱声又起。

弟    弟  （拉姊向前，看老太婆）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是怎么回
事？这些疯子干什么？

姊    姊  （惧怕地）不，你问她（指老妇人）她知道。
弟    弟  （催促地）不，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谁？
姊    姊  （急迫地）我告诉你问她呢，她一定都知道！

〔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台全暗，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
风琴声。
〔弟弟声：（很清楚地）姐姐，你去问她。
〔姊姊声：（低声）不，你问她，（幕落）你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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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开幕时舞台全黑，隔十秒钟，渐明。

景——大致和序幕相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

的客厅里。

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中间的门开着，隔一层铁纱门，从纱门望出去，

花园的树木绿荫荫地，并且听见蝉在叫。右边的衣服柜，铺上一张黄桌布，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

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柜前面狭长的矮几，放着华贵的烟具

同一些零碎物件。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墙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背朝着墙。中

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上面放着三、四个

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①

和扇子。

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屋皇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

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阴，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开幕时，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滤药，她不时地挥一把蒲扇，揩着汗。鲁贵（她

的父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很吃力地；额上冒着汗珠。

〔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走

起路来，过于发展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粗山东绸的裤子，

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举动虽然很活泼，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她说话很大方，

很爽快却很有分寸。她的大而有长睫毛，水凌凌的眼睛能很灵敏地转动，也能敛一敛眉头，很庄严地

注视着。她有大的嘴，嘴唇自然红艳艳的，很宽，很厚，当着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嘴旁

也显着一对笑涡。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她的面色不十分白，天气热，鼻尖微

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

〔她的父亲——鲁贵——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缩，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

肿眼皮。他的嘴唇，松弛地垂下来，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他的身体较

胖，面上的肌肉宽弛地不肯动，但是总能很卑贱地谄笑着。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

是很懂礼节。他的背略有点伛偻，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是”。他的眼睛锐利，常常

贪婪地窥视着，如一个狼。他很能计算的。虽然这样，他的胆量不算大；全部看去，他还是萎缩的。

他穿的虽然华丽，但是不整齐的。现在他用一条抹布擦着东西，脚下是他刚刷好的黄皮鞋。时而，他

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

鲁  贵  （喘着气）四凤！
鲁四风  （只做不听见，依然滤她的汤药）
鲁  贵  四凤！
鲁四风  （看了她的父亲一眼）喝，真热。（走向右边的衣柜旁，寻一

把芭蕉扇，又走回中间的茶几旁扇着）
鲁  贵  （望着她，停下工作）四凤，你听见了没有？
鲁四风  （烦厌地，冷冷地看着她的父亲）是！爸！干什么？
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
鲁四风  都知道了。
鲁  贵  （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只好是抗议似地）妈的，这孩子！
鲁四风  （回过头来，脸正向观众）您少说闲话吧！（挥扇，嘘出一口

                                                
① 菲律宾产的雪茄烟盒。



气）呵！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忽然）老爷出门
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走到鲁贵面前，拿起一只皮鞋
不经意地笑着）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
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鲁  贵  （一把抢过鞋来）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将鞋扔在地上）四凤，
你听着，我再跟你说一遍，回头见着你妈，别忘了把新衣服
都拿出来给她瞧瞧。

鲁四风  （不耐烦地）听见了。
鲁  贵  （自傲地）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鲁四风  （轻蔑地笑）自然您有眼力啊！
鲁  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喝的好，就是

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话，回家睡觉。
鲁四风  那倒不用告诉，妈自然会问的。
鲁  贵  （得意）还有啦，钱，（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许多钱啦！
鲁四风  钱！？
鲁  贵  这两年的工钱，赏钱，还有（慢慢地）那零零碎碎的他们
鲁四风  （赶紧接下去，不愿听他要说的话）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

了么？喝了！赌了！
鲁  贵  （笑，掩饰自己）你看，你看，你又那样。急，急，急什么？

我不跟你要钱。喂，我说，我说的是——（低声）他——不是
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

鲁四风  （惊讶地）他？谁呀？
鲁  贵  （索性说出来）大少爷。
鲁四风  （红脸，声略高走到鲁贵面前）谁说大少爷给我钱？爸爸，您

别又穷疯了，胡说乱道的。
鲁  贵  （鄙笑着）好，好，好，没有，没有。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

钱么？（鄙吝地）我不是跟你要钱，你放心。我说啊，你等
你妈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鲁四风  哼，妈不象您，见钱就忘了命。（回到中间茶桌滤药）鲁贵（坐
在长沙发上）钱不钱，你没有你爸爸成么？你要不到这儿周
家大公馆帮主儿，这两年尽听你妈妈的话，你能每天吃着喝
着，这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

鲁四风  （回过头）哼，妈是个本分人，念过书的，讲脸，舍不得把自
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

鲁  贵  什么脸不脸？又是你妈的那一套！你是谁家的小姐？——妈
的，底下人的女儿，帮了人就失了身份啦。

鲁四风  （看了父亲半晌）爸，您看您那一脸的油，——您把老爷的鞋
再擦擦吧。

鲁  贵  （汹汹地）讲脸呢，又学你妈的那点穷骨头，你看她，她要脸！
跑他妈的八百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为着一月八块钱，两
年才回一趟家。这叫本分，还念过书呢；简直是没出息。

鲁四风  （忍气）爸爸，您留几句回家说吧，这是人家周公馆！
鲁  贵  咦，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的女儿谈家务啊！我跟你说，你的

妈⋯⋯



鲁四风  （突然）我可忍了好半天了。我跟您先说下，妈可是好容易才
回一趟家。这次，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您要是再给她一个
不痛快，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

鲁  贵  我，我，我做了什么事啦？（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身分）喝点，
赌点，玩点，这三样，我快五十的人啦还怕他么？

鲁四风  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
钱，您偷偷地花了，他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

鲁  贵  那他敢怎么样，（高声地）他妈嫁给我，我就是他爸爸。
鲁四风  （羞愧）小声点！这有什么喊头。——太太在楼上养病呢。
鲁  贵  这使我心里难过。（滔滔地）我跟你说，我娶你妈，我还抱老

大的委屈呢。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
子，那一个不说我。

鲁  贵  呱呱叫。来这里不到两个月，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就
说你哥哥，没有我，能在周家的矿上当工头么？叫你妈说，
她成么？——这样你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这
次回来，你妈要还是那副脸子，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
说不定就离了她，别看她替我养个女儿，外带来你这个倒霉
蛋的哥哥。

鲁四风  （不愿听）哦，爸爸。
鲁  贵  哼，（骂得上了兴）谁知道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
鲁四风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您这样骂他干什么？鲁  贵  他哪一点对

得起我？当大兵，拉包月车，干机器匠，念书上学，哪一行
他是好好地干过？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熬到了工
头，他又跟监工闹起来，把人家打啦。

鲁四风  （小心地）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他
才领着工人动的手么？

鲁  贵  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听人家的话。好好地，
要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

鲁四风  您听错了吧，哥哥说他今天自己要见老爷，不是找您求情来
的。
鲁  贵  （得意）可是谁叫我是他的爸爸呢，我不能不管啦。
鲁四风  （轻蔑地看着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好，您歇歇吧，我要上

楼跟太太送药去了。（端起药碗向左边饭厅走）
鲁  贵  你先停一停，我再说一句话。
鲁四风  （打岔）开午饭了，老爷的普洱茶先泡好了没有？
鲁  贵  那用不着我，他们小当差早伺候到了。
鲁四风  （闪避地）哦，好极了，那我走了。
鲁  贵  （拦住她）四凤，你别忙，我跟你商量点事。
鲁四风  什么？
鲁  贵  你听啊，昨天不是老爷的生日么？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钱。
鲁四风  好极了，（口快地）我要是大少爷，我一个子也不给您。
鲁  贵  （鄙笑）你这话对极了！四块钱，够干什么的，还了点账，就

干了。
鲁四风  （伶俐地笑着）那回头您跟哥哥要吧。



鲁  贵  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现在你手下方便，
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好么？

鲁四风  我没有钱。（停一下放下药碗）您真是还账了么？
鲁  贵  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干什么？
鲁四风  您别骗我，说了实在的，我也好替您想想法。
鲁  贵  真的！？——说起来这不怪我。昨天那几个零钱，大账还不够，

小账剩点零，所以我就耍了两把，也许赢了钱，不都还了么？
谁知运气不好连喝带输，还倒欠了十来块。

鲁四风  这是真的？
鲁  贵  （真心地）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
鲁四风  （故意揶揄地）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我也没有钱！（说毕

就要拿起药碗）
鲁  贵  （着急）凤儿，你这孩子是什么心事？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
鲁四风  （嘲笑地）亲生的女儿也没有法子把自己卖了，替您老人家还

赌账啊？
鲁  贵  （严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

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处处替你想。
鲁四风  （明白地，但是不知他闹的什么把戏）您心里又要说什么？
鲁  贵  （停一停，四面望了一望，更近地逼着四凤，佯笑）我说，大

少爷常跟我提过你，大少爷，他说——
鲁四风  （管不住自己）大少爷！大少爷！——你疯了！我走了，太太

就要叫我呢。
鲁  贵  别走，我问你一句，前天！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
鲁四风  （沉下脸）怎么样？（冷冷地看看鲁贵）
鲁  贵  （打量四凤周身）嗯——（慢慢地拿起四凤的手）你这手上的

戒指，（笑着）不也是他送给你的么？
鲁四风  （厌恶地）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
鲁  贵  （有点气，痛快地）你不必这样假门假事，你是我的女儿。

（忽然贪婪地笑着）一个当差的女儿，收人家点东西，用人家
一点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这不要紧，我都明白。

鲁四风  好吧，那么你说吧，究竟要多少钱用？
鲁  贵  不多，三十块钱就成了。
鲁四风  哦？（恶意地）那你就跟这位大少爷要去吧。我走了。
鲁  贵  （羞恼）好孩子，你以为我真装湖涂，不知道你同这混账大少

爷做的事么？
鲁四风  （惹怒）您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
鲁  贵  （恶相地）我是你的爸爸，我就要管你。我问你，前天晚上
鲁四风  前天晚上？
鲁  贵  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来，以前你干什么？
鲁四风  （掩饰）我替太太找东西呢。
鲁  贵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鲁四风  （轻蔑地）您这样的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
鲁  贵  好文明词！你就说不出来你上哪儿去。
鲁四风  那有什么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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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贵  什么？说！
鲁四风  那是太太听说老爷刚回来，又要我检老爷的衣服。
鲁  贵  哦，（低声，恐吓地）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谁？坐着汽

车，醉醺醺，只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得意地微笑）
鲁四风  （惊吓）那，那——
鲁  贵  （大笑）哦，你不用说了，那是我们鲁家的阔女婿！——

哼，我们两间半破瓦房居然来了坐汽车的男朋友，找我这当差
的女儿啦！（突然峻厉）我问你，他是谁？你说。

鲁四风  他，他是——
〔鲁大海进——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他身体魁伟，粗
黑的眉毛几乎遮盖着他的锐利的眼，两颊微微地向内凹。显着
颧骨异常突出，正同他的尖长的下巴，一样地表现他的性格的
倔强的。他有一张大而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
烈的厚而红的嘴唇成强烈的对照。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但是
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时候，他词锋是锐利的。现在他刚从六百里
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几月来的精神
的紧张，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胡须乱蓬蓬的，看去
几乎老得象鲁贵的弟弟，只有再近地观察他，才觉出他的眼神
同声音，还正是和他的妹妹一样年轻，一样地热，都是火山待
爆发，满蓄着精力的白热的人物。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
子，油渍的草帽在手里，一双黑皮鞋，有一只鞋带早不知失在
那里。进门的时候，他略微有点不自在，把胸膛敞开一部的蓝
粗布褂子，笨拙地又扣上一两个扣子。他说话很简短，表面是
冷冷的。

鲁大海  凤儿！
鲁四风  哥哥！
鲁  贵  （向四凤）你说呀！装什么哑巴。
鲁四风  （看大海，有意义地开话头）哥哥！
鲁  贵  （不顾地）你哥哥来也得说呀。
鲁大海  怎么回事？
鲁  贵  （看一看大海，又回头）你先别管。
鲁四风  哥哥，没什么要紧的事。（向鲁贵）好吧，爸，我们回头商议，

好吧？
鲁  贵  （了解地）回头商议？（肯定一下，再盯四凤一眼）那么，就

这么办。（回头看大海傲慢地）咦，你怎么随随便便跑进来
啦？

鲁大海  （简单地）在门房等了半天，一个人也不理我，我就进来啦。
鲁  贵  大海，你究竟是矿上打粗的工人，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
懂。
鲁四风  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
鲁  贵  （很有理由地）他在矿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饭哪。
鲁大海  （冷冷地）他在哪儿？
鲁  贵  （故意地）他，谁是他？
鲁大海  董事长。



鲁  贵  （教训的样子）老爷就是老爷，什么董事长，上我们这儿就得
叫老爷。

鲁大海  好，你跟我问他一声，说矿上有个工头要见见他。
鲁  贵  我看，你先回家去。（有把握地）矿上的事有你爸爸在这儿替

你张罗。回头跟你妈、妹妹聚两天，等你妈去，你回到矿上，
工头的事还是你的。

鲁大海  你说我们一块儿在矿上罢完工，我一个人要你说情，自己再回
去？

鲁  贵  那也没有什么难看啊。
鲁大海  （没有办法）好，你先给我问他一声。我有点旁的事，要先跟

他谈谈。
鲁四风  （希望他走）爸，你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你再领着哥哥见老

爷。
鲁  贵  （摇头）哈，我怕他不会见你吧。
鲁大海  （理直气壮）他应当见我，我也是矿上工人的代表。前天，我

们一块在这儿的公司见过他一次。
鲁  贵  （犹疑地）那我先跟你问问去。
鲁四风  你去吧。（鲁贵走到老爷书房门口）
鲁  贵  （转过来）他要是见你，你可少说粗话，听见了没有？（鲁贵

很老练地走着阔当差的步伐，进了书房）
鲁大海  （目送鲁贵进了书房）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鲁四风  哥哥，你别这样说，（略顿，嗟叹地）无论如何，他总是我们

的父亲。
鲁大海  （望着四凤）他是你的，我并不认识他。
鲁四风  （胆怯地望着哥哥，忽然想起，跑到书房门口，望了一望）你

顶好声音小点，老爷就在里面旁边的屋子里呢！
鲁大海  （轻蔑地望着四凤）好，好。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的

事辞了，好好回家去。
鲁四风  （惊讶）为什么？
鲁大海  （简短地）这不是你住的地方。
鲁四风  为什么？
鲁大海  我——恨他们。
鲁四风  哦！
鲁大海  （刻毒地）周家的人多半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见了

他们所做的事。（略顿，缓缓地）我恨他们。
鲁四风  你看见什么？
鲁大海  凤儿，你不要看这样威武的房子，阴沉沉地都是矿上埋死的苦

工人给换来的！
鲁四风  你别胡说，这屋子听说直闹鬼呢。
鲁大海  （忽然）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

闭着眼睛，象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
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

鲁四风  （气）你，你，你——（忍着）他待人顶好，你知道么？
鲁大海  他父亲做尽了坏人弄钱，他自然可以行善。



鲁四风  （看大海）两年我不见你，你变了。
鲁大海  我在矿上干了两年，我没有变，我看你变了。
鲁四风  你的话我有点不懂，你好象——有点象二少爷说话似的。
鲁大海  你是要骂我么？“少爷？”哼，在世界上没有这两个字！

（鲁贵由左边书房进）
鲁  贵  （向大海）好容易老爷的客刚走，我正要说话，接着又来一个。

我看，我们先下去坐坐吧。
鲁大海  那我还是自己进去。
鲁  贵  （拦住他）干什么？
鲁四风  不，不。
鲁大海  也好，不要叫他看我们工人不懂礼节。
鲁  贵  你看你这点穷骨头。老头说不见就不见，在下房再等一等，算

什么？我跟你走，这么大院子，你别胡闯乱闯走错了。（走
向中门，回头）四凤，你先别走，我就回来，你听见没有？

鲁四风  你去吧。
〔鲁贵、大海同下。

鲁四风  （自语）哦，妈呀！
〔外面花园里听见一个年青的快活的声音，唤着“四凤”！
快的步伐搀杂着，渐渐移近中间门口。

鲁四风  （有点惊慌）哦，二少爷。
〔门口的声音。
〔声：四凤！四凤！你在哪儿？
〔四凤慌忙躲在沙发背后。
〔声：四凤，你在这屋子里么？
〔周冲进。他身体很小，高兴地永远是十分快活，有着孩子样
的一切空想。他年轻，（他才十七岁），他已经幻想过许多许
多不可能的事实，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现在他的眼睛快活
地闪动着，脸色通红，冒着汗，他在笑着。
左手挟着一只球拍，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穿着打球的白衣
服。他低声唤着四凤。

周  冲  四凤！四凤！（四面望一望）咦，她上哪儿去了？（蹑足走向
右边的饭厅，开开门，低声）四凤，你出来，四凤，我告诉
你一件事。四凤，一件喜事。（他又轻轻地走到书房门口，
更低声）四凤。
〔里面的声音：（严峻地）是冲儿么？

周  冲  （胆怯地）是我，爸爸。
〔里面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周  冲  嗯，我叫四凤呢。
〔里面的声音：（命令地）快去，她不在这儿。
〔周冲把头由门口缩回来，做了一个鬼脸。

周  冲  咦，奇怪。
〔他失望地向右边的饭厅走去，一路低低唤着四凤。

鲁四风  （看见周冲已走，呼出一口气）他走了！（焦灼地望着通花园
的门）



〔鲁贵由中门进。
鲁  贵  （向四凤）刚才是谁在喊你？
鲁四风  二少爷。
鲁  贵  他叫你干什么？
鲁四风  谁知道。
鲁  贵  （责备地）你为什么不理他？
鲁四风  哦，我（擦眼泪）——不是您叫我等着么？
鲁  贵  （安慰地）怎么，你哭了么？
鲁四风  我没哭。
鲁  贵  孩子，哭什么，这有什么难过？（仿佛在做着戏）谁叫我们穷

呢？穷人没有什么讲究。没法子，什么事都忍着点，谁都知
道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

鲁四风  （抬起头）得了，您痛痛快快说话好不好。
鲁  贵  （不好意思）你看，刚才我走到下房，这些王八蛋就跑到公馆

跟我要账，当着上上下下的人，我看没有二十块钱，简直圆
不下这个脸。

鲁四风  （拿出钱来）我的都在这儿。这是我回头预备给妈买衣服的，
现在你先拿去用吧。

鲁  贵  （佯辞）那你不是没有花的了么？
鲁四风  得了，您别这样客气啦。
鲁  贵  （笑着接下钱，数）只十二块？
鲁四风  （坦白地）现钱我只有这么一点。
鲁  贵  那么，这堵着周公馆跟我要账的，怎么打发呢？
鲁四风  （忍着气）您叫他们晚上到我们家里要吧。回头，见着妈，再

想别的法子，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
鲁  贵  （高兴地）这给我啦，那我只当着你这是孝敬父亲的。——哦，

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鲁四风  （没有办法）这样，您让我上楼去吧。
鲁  贵  你看，谁管过你啦。去吧，跟太太说一声，说
鲁  贵  直惦记太太的病。
鲁四风  知道，忘不了。（拿药走）
鲁  贵  （得意）对了，四凤，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鲁四风  您留着以后再说吧，我可得跟太太送药去了。
鲁  贵  （暗示着）你看，这是你自己的事。（假笑）
鲁四风  （沉下脸）我又有什么事？（放下药碗）好，我们今天都算清

楚再走。
鲁  贵  你瞧瞧，又急了。真快成小姐了，耍脾气倒是刮刮叫埃
鲁四风  我沉得住气，您尽管说吧。
鲁  贵  孩子，你别这样，（正经地）我劝你小心点。
鲁四风  （嘲弄地）我现在钱也没有了，还用得着小心干什么？
鲁  贵  我跟你说，太太这两天的神气有点不老对的。
鲁四风  太太的神气不对有我的什么？
鲁  贵  我怕太太看见你才有点不痛快。
鲁四风  为什么？



鲁  贵  为什么？我先提你个醒。老爷比太太岁数大得多，太太跟老爷
不好。大少爷不是这位太太生的，他比太太的岁数差得也有
限。

鲁四风  这我都知道。
鲁  贵  可是太太疼大少爷比疼自己的孩子还热，还好。
鲁四风  当后娘只好这样。
鲁  贵  你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晚上没有人来，老爷在矿上的时候，就是

白天也是一个人也没有么？
鲁四风  不是半夜里闹鬼么？
鲁  贵  你知道这鬼是什么样儿么？
鲁四风  我只听说到从前这屋子里常听见叹气的声音，有时哭，有时笑

的，听说这屋子死过人，屈死鬼。
鲁  贵  鬼！一点也不错，——我可偷偷地看见啦。
鲁四风  什么，您看见，您看见什么？鬼？
鲁  贵  （自负地）那是你爸爸的造化。
鲁四风  您说。
鲁  贵  那时你还没有来，老爷在矿上，那么大，阴森森的院子，只有

太太，二少爷，大少爷住。那时这屋子就闹鬼，二少爷小孩，
胆小，叫我在他门口睡。那时是秋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
我叫起来，说客厅又闹鬼，叫我一个人去看看。
二少爷的脸发青，我也直发毛。可是我是刚来的底下人，少爷
说了，我怎么好不去呢？

鲁四风  您去了没有？
鲁  贵  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荷花池，就偷偷地钻到这门外的走廊旁

边，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地象一个女鬼在哭。哭得惨！心里
越怕，越想看。我就硬着头皮从这窗缝里，向里一望。

鲁四风  （喘气）您瞧见什么？
鲁  贵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枝要灭不灭的白洋蜡，我恍恍惚惚地看见

两个穿着黑衣裳的鬼，并排地坐着，象是一男一女，背朝着
我，那个女鬼象是靠着男鬼的身边哭，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
气。

鲁四风  哦，这屋子有鬼是真的。
鲁  贵  可不是？我就是乘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轻轻地咳嗽一声。

就看这两个鬼飕一下子分开了，都向我这边望：这一下子他
们的脸清清楚楚地正对着我，这我可真见了鬼了。

鲁四风  鬼么？什么样？（停一下，鲁贵四面望一望）谁？
鲁  贵  我这才看见那个女鬼呀，（回头，低声）——是我们的太太。
鲁四风  太太？——那个男的呢？
鲁  贵  那个男鬼，你别怕，——就是大少爷。
鲁四风  他？
鲁  贵  就是他，他同他的后娘就在这屋子里闹鬼呢。
鲁四风  我不信，您看错了吧？
鲁  贵  你别骗自己。所以孩子，你看开点，别糊涂，周家的人就是那

么一回事。



鲁四风  （摇头）不，不对，他不会这样。
鲁  贵  你忘了，大少爷比太太只小六七岁。
鲁四风  我不信，不，不象。
鲁  贵  好，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先告诉你，太太的神气现在对你神

气不大对，就是因为你，因为你同——
鲁四风  （不愿他说出真有这件事）太太知道您在门口，一定不会饶您

的。
鲁  贵  是啊，我吓了一身汗，我没等他们出来，我就跑了。
鲁四风  那么，二少爷以后就不问您？
鲁  贵  他问我，我说我没有看见什么就算了。
鲁四风  哼，太太那么一个人不会算了吧？
鲁  贵  她当然厉害，拿话套了我十几回，我一句话也没有漏出来，这

两年过去，说不定他们以为那晚上真是鬼在咳嗽呢。
鲁四风  （自语）不，不，我不信——就是有了这样的事，他也会告诉

我的。
鲁  贵  你说大少爷会告诉你。你想想，你是谁？他是谁？你没有个好

爸爸，跟人家当底下人，人家会真心地待你？你又做你的小
姐梦啦，你，就凭你⋯⋯

鲁四风  （突然闷气地喊了一声）您别说了！（忽然站起来）妈今天回
家，您看我太快活是么？您说这些瞎话——这些瞎话！
哦，您一边去吧。

鲁  贵  你看你，告诉你真话，叫你聪明点。你反而生气了，唉，你呀！
（很不经意地扫四凤一眼，他傲然地，好象满意自己这段话
的效果，觉得自己是比一切人都聪明似的。他走到茶几旁，
从烟筒里，抽出一支烟，预备点上，忽然想起这是周公馆，
于是改了主张，很熟练地偷了几支烟卷同雪茄放在自己的旧
得露出黄铜底镀银的烟盒里）

鲁四风  （厌恶地望着鲁贵做完他的偷窃的勾当，轻蔑地）哦，就这么
一点事么？那么，我知道了。
〔四凤拿起药碗就走。

鲁  贵  你别说，我的话没说完。
鲁四风  没说完？
鲁  贵  这刚到正题。
鲁四风  对不起您老人家，我不愿意听了。（反身就走）
鲁  贵  （拉住她的手）你得听！
鲁四风  放开我！（急）——我喊啦。
鲁  贵  我告诉你这一句话，你再闹。（对着四凤的耳朵）回头你妈就

到这儿来找你。（放手）
鲁四风  （变色）什么？
鲁  贵  你妈一下火车，就到这儿公馆来。
鲁四风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我每

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自然会看见她，您叫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鲁  贵  不是我，四凤小姐，是太太要我找她来的。
鲁四风  太太要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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